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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犹如一枚钥匙
打开他心灵的天空
释放内心的思绪

忧愁和快乐沿着琴弦舞动
 

他，端坐如山
神情专注

夕阳偎着苍穹
他傍着的海洋

弹奏内心的一腔热血
 

云为他停止脚步
醉了容颜

海摒弃易怒和狂躁
只有风默默拾起他的思念

梦

诗三首

□马晓艳

轻轻地推开青春的闩
是谁，在悄无声息的日子

辗转反侧地吟咏
孤独的引子

 
青春年少滚滚而来

使劲闭上眼
还是不能甩掉那个

叛逆的少年
 

谁的年华不曾在岁月中消融
谁的靴子不曾走过泥泞的路

 
就算如鹿渴慕溪水

成长的孤独
也穿不透时空倒流

 
不如

趁着夏花的美丽
去看岳阳楼和赤壁

水兵
□李鸿

因为有爱

□侯静平

刚出生的婴儿
为什么放声大哭？

是有了妈妈
有光和色彩流溢
生命水到渠成

山坡嫩草青青，蒲公英金黄
有羔羊在跪乳，幸福地眯着眼睛

春风仁慈
吹拂它们微微颤抖的身体

悲欣交集的清晨中
一个中年人搀扶着一个老人

两人低语着，微笑着
从医院回家，身后有朝霞升腾

我也有颗晶莹亿万年的琥珀呵
那是我的心噙着一珠泪———

因为我也有过妈妈
又失去了她……

幸福的脚步
□徐全启

泊里炉包
□周衍默

  与“天津狗不理”“青岛大包”相比，
泊里的炉包名气不大，甚至不上数，但
它以酥脆的口感、鲜嫩的馅料、馥郁的
香味，丰富了农家餐桌，滋润了一方百
姓，成为泊里人喜爱的美食之一。
　　泊里炉包的馅料很平常，平日里
做包子和水饺用的食材都可以做炉
包。最好吃的是用猪肉和白菜、韭菜
调制的一种馅：猪肉切丁，葱姜切末，
菜切碎，加入盐、酱油、味精，朝一个方
向搅拌均匀，便有一股清香飘来。面
粉经过和面、发酵、醒面，把面团搓成
长条，切成剂子，擀圆皮填馅，拧成花
瓣状，便准备装锅了。
　　泊里炉包用的是平底锅。在锅中
加入花生油，量稍多一点，加热后摆放
包子，包子略煎一下，一碗水加一点面
粉调成稀糊，倒入锅中，盖锅，小火焖
至水干起饹馇，这样，上部炫白、底部
金黄的炉包便出锅了。
　　那日，几位朋友小聚，推杯换盏后
我推荐吃炉包，大家的表情有些不以
为然。炉包上席后，有人尝了一个，大

呼好吃，于是，众人纷纷伸筷，转眼间，
两盘炉包一扫而光，其中一位说在别
的饭店也多次吃过，味道并不佳，为什
么泊里的炉包如此好吃？我告诉他
们，别的饭店为了上桌及时，炉包都是
头天晚上提前包好，待客人要吃时，菜
馅已经不新鲜，包子皮也发涩，味道自
然大打折扣。只有泊里的炉包，都是
现做现炸现卖，且熟一锅上桌一锅。
因此，新鲜刚出锅的包子，便焦黄酥
脆，入口松软，内馅鲜美了。
　　朋友不信，非要到厨房一探究竟，
征得饭店老板同意，我们来到后厨。
这里的一角架着一块大案板，两边各
有一个女工在做包子。揪面、捏坯、装
馅、折拢、抚平、搓圆，一个包子很快就
做好了。厨师长告诉我们，这里用的
面粉是石磨加工的小麦粉，未曾被提
纯；发酵用的酵母是自家预留的，它盛
在一个漂亮的瓷罐内，走近便有一股
清香扑鼻；和面的水用的是优质的藏
马山矿泉水，做馅用的肉是猪后腿上
的精肉，各种菜也是当天采摘的最新

鲜的绿色蔬菜……靠窗的位置，有一
个大圆盘电炉锅，锅里已经倒上薄薄
的一层花生油，一位身穿洁白工作服
的女工正在装锅，她很迅速地把一个
个素白溜圆、大小一致的包子整齐地
排在锅内，盖上锅盖。几分钟后，炉灶
上便冒起了热气。十分钟后，炉包熟
透，她拿起一个小铲子铲起来，扣在盘
内。这位颇有文采的朋友看完整个流
程后，对倒扣在盘子内的炉包戏称：这
一扣，可真像桃园结义呀！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
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
金。”诗人苏东坡曾对环饼大加赞叹，赞
美它匀细、色鲜、酥脆。我想，假如当年
他见识到泊里炉包，以品赏美食而著称
的他一定会作出比环饼更优美的诗句。
  为了照顾不同口味的人，如今，泊
里炉包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馅：猪肉、羊
肉、牛肉、虾、墨鱼、黄花鱼、鲅鱼等等，
味道各不相同，样样鲜美无比。
　　小小泊里炉包，营养全面，给人美
的享受，传承了吃的文化。

  不知不觉间，儿子已青春十九了，
因在外上学，我们难得一见，于是见面
后我总是格外亲近。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早熟，
看问题的出发点与我们也不一样。他
们身上新颖的东西确实让人喜欢，但
他们的腐化与懒惰也往往是我们所不
能接受的。
  最近天气不错，今天一大早太阳
就越过窗户伸出暖暖的手，晃动着让
人不再沉睡。
  “早，爸爸，我去买早餐了！”儿子
个子高高，方头大脸，没想到他比我起
得早。
  “我给做点吧！”我示意要下厨房
的样子。
  “你们做的太腻了，还是买着吃
吧！”儿子的语气里有着不容置疑。
  “那我跟你一起去买！”我不得不
妥协。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老同志
了，你快歇歇吧！”儿子随口应答。
  “我与你一起，顺便散散步！”我的
口气也是毫无商量。
  “真是的，好吧！”儿子有点勉强，
但不得不同意我的要求。
  儿子个头比我高，走在一起时就
像我的保镖，虽然没说话，但我也高兴
与他一起走路购物，这在我看来也是
一种幸福。
  新华路两侧法桐的树枝上长长的
发须在摇晃，路边的小草已扎出嫩芽，
不少花儿含苞待放。城市里的小鸟不
多，偶尔飞过会故意撒娇扯着嗓子叫
得格外欢畅。
  城市东移南扩，目前老城区就像
一个暮年的老人，守着自己的房子在
等待。
  “老爸，吃点油条喝点豆浆，花钱

少，就这样吧！”我整天提醒儿子少花
钱，所以他又跟我开起来钱的玩笑，

“咱节俭些，攒着好娶媳妇！”
  目前新华路就是老城区里最繁华
的一条街，眼下这里车挨着车，人连
着人。
  “油条，又香又脆的花生油条，喷
香的花生油条！”戴着白帽子的中年妇
女边忙碌手里的活儿，边不时地扯上
两嗓子。我与儿子凑上前。
  “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五毛钱一
斤的油条，干馋捞不着吃，那时候大老
远地跑到集上去闻味道，好香好馋！”
我看着付钱接油条的儿子述说着。
  “别拿老黄历看事，此一时彼一
时。现在偶尔吃图稀罕，天天吃还嫌
腻呢！”儿子漫不经心地说着，顺手接
过了盛油条的方便袋。
  啪！一股油条掉在地上——— 儿子
接包时，方便袋的一边没有拽住。
  “别慌，我给你补上一股！”中年妇
女边说边从油条筐里扯上了一股比较
大的。“保证够称昂！”她的声音里温柔
中有甜。随后她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
的油条，用手扑打了两下，又用嘴吹了
吹，“这是用花生油炸的，扔了可惜。”
随后她自己吃了起来，“以前在生产队
时经常坐地头吃饭，一阵风刮来我们
就会就着土吃。别笑话昂 ，俺习惯
了！”她看着瞪大眼睛的儿子漫不经心
地说笑着，嘴角溢出一片明晃晃的油，
发觉后转身麻利地抽出餐巾纸擦了
一把。
  不知为什么，看着她我想到了在
生产队割麦子时，娘边割麦子边擦汗、
偶尔到地垄子头上喝一口米汤的情
景。我顿时有心颤的感觉——— 生活最
好莫过于朴素与简单，这或许是人生
难得的回忆。

  “我们不应该让她补上这股油条，
庄户人家不容易！”往回走的路上，我
有点抱怨同时又有点愧意地对着儿子
说，“人家称够了，不小心掉了一股，只
是多吃口少吃口的问题。”
  “这是两码事，在她的摊前掉的，
她应该补，”儿子对我说，“老爸，比比
这个大姨，您幸福吧？都是过日子的
人，一定珍惜啊！”
  “你小子，自己先悟悟吧！还教起我
来了！勤俭节约是任何时候都要倡导
的！”我边走边拧了一把儿子的耳朵，“你
看挣钱多不容易，真应该珍惜。看看你
们平常丢的衣服、扔的饭菜，可惜了！”
  “爸，停下！”儿子制止我说话，用
手拽我，“你看前边！”
  随着他的声音，我看到前面不远
处的人行道上有包白色的塑料袋，半
露着的分明是垃圾，窄窄的人行道就
一米多宽，让来往的人行走起来很不
方便，不少人捏着鼻子闪过去。
  “丢垃圾的人真没素质，我去把它
捡起来！”我正说着，一辆半旧的三轮
车停在前面，车上的大爷停下车，没有
丝毫犹豫几步走过去，拾起塑料袋扔
进了垃圾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
的眼角有模糊的感觉。
  “爸爸，你瞧，没事的时候出来散
散步也挺好的昂，观察点事确实挺有
意义的。”儿子看着远去的大爷满眼是
敬重。
  人间最美是初夏。这些满身都是
黄土地气息的人，在立夏时节给我和
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若简单，
人生便能清澈。人生一世就应该不乱
于心，不困于情，不惰于时，知足而常
乐，像这些沾有泥土气息的人一样，简
单 而 快 乐 地 生 活 在 充 满 活 力 的 夏
天里。


